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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鲜半岛土公信仰考

张丽山
(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,杭州３１００１８)

　　摘　要:中国的土公信仰远播至日本,并流传至今,但位于中日之间的朝鲜半岛民间却不见此信仰.文章以朝

鲜半岛的巫俗信仰为切入点,以巫觋所用巫经为主要考察对象,用历史学及民俗学等方法,从东亚的视域探讨朝鲜

半岛历史上土公信仰的变迁轨迹.同时,又以传统文献为对象,考察朝鲜半岛正统文化中的犯土观念.文章指出,

朝鲜半岛的土公信仰从中国传入,但不断与其本土民间信仰相融合,最终消解于其中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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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于古代东亚世界,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曾对其

从作为自我完结的封闭整体到受西方社会、文化冲

击而解体的过程,有过精彩的论述,其中汉字、佛教

与儒教被认为构成古代东亚世界文化圈的三个基本

要素[１].不过,随着近年来民间信仰领域研究的深

入,我们隐约能看到潜伏于东亚文化表征下有着千

丝万缕关联的民间信仰,构建出另一种“东亚民间信

仰文化圈”.在这个文化圈中,朝鲜半岛作为位于岛

国与大陆之间的半岛地区,在历史上也往往扮演着

文化传播之媒介的角色.本文所要探讨的土公,即
是构成这一民间信仰文化圈的成员之一,只是迄今

鲜有学者关注.

一、东亚土公信仰概说

土公本是我国很古老的一种土神.东汉王符

«潜夫论巫列»载有“土公、飞尸、咎魅、北君、衔聚、
当路、直符七神,及民间缮治,微蔑小禁”,说土公是宅

内七神之一,清代汪继培将其释为土神[２].通过散见

于«道藏»及出土的买地券等文书中有关土公的记载

我们知道,该鬼神信仰在六朝时代流播甚广,而从唐

宋时期的敦煌文书等记载,也能窥知土公神格的多样

性[３].土公的神格和太岁有相近之处[４],是“春在灶,

夏在门,秋在井,冬在宅”以及以六十日为周期而游行

于宅屋四方的鬼神,在道教中常被称为“土公鬼”,很
多时候被看成是一种神煞,多载于历注数术之书.而

宋代以降,数术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日趋下降,
随着民间以城隍、土地公等为代表的土地神信仰的日

益盛行,土公的语义渐有成为“土地公公”之简称的趋

向,于是土公信仰渐与土地公信仰相融合,并最终为

其所代替,如今仅能在云南等地可零星见其踪迹[５].
在越南,人们认为“地有土公,江有河伯”[６],把

土公当作“一家之主”的灶神来信仰.譬如农历十二

月二十三日,有的人家会在屋中祭祖的地方摆上三

顶纸帽祭祀,三顶纸帽分别代表三种神灵,其中之一

就是土公[７].
在日本,如东京、福井、长崎等地,至今也可见刻

有“土公神”的石碑.而且在日本的历史文献上,有
许多关于土公的记载.平安时代编纂的日本最早的

类书辞典«倭名类聚抄»中就有关于土公的条目云

“«董仲舒书»云,土公驽空二反.春三月在灶,夏三

月在井,冬三月在庭”[８],土公随着数术、咒术文化从

中国传入日本[９].
然而,同处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,在至今的民

俗调查报告中却未见土公信仰的记载,这实在是很



令人好奇的现象.
其实,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朝鲜巫经«佛说地心陀

罗尼经»中有关于土公的记载,并将其与日本的«地
神陀罗尼经»对比研究,认为它是由百济国僧侣传播

到日本九州地区,并由此流播至日本全国[１０].然

而,这些研究只是对少数文本的简单对比,而未能从

朝鲜半岛本身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,甚至没有意识

到古代东亚世界这一具有自我完结性的历史背景,
因此,并没能厘清朝鲜半岛土公信仰的历史变迁.

二、巫经中所见的土公信仰

朝鲜与中国东北地区相毗邻,自古深受中国文

化的影响.特别是在唐代佛教鼎盛时期,僧侣频繁

往来于两地之间,留下许多文化交流的佳话.然而,
自从１３９２年李氏朝鲜开始,佛教与道教渐为官方所

排斥,特别是在朱子学成为李氏朝鲜的国教后,佛道

两教的势力迅速衰退.与之相对,以“巫堂”( )
赛神祈祷为代表的巫俗文化却兴盛起来.曾对朝鲜

民间信仰有过系统调查与研究的村山智顺在其«朝
鲜的巫觋»序言中写道,“在朝鲜民间信仰界中,巫祷

信仰拥有无可争议的强势地位,对朝鲜民众的生活

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”[１１]１,指出重视巫俗文化研究

的必要性.但是,巫堂作为萨满信仰,不像佛教或基

督教等世界宗教那样重视经典,而是崇拜萨满(巫
师)自身的巫力.因此,自古传播到朝鲜的佛教及道

教文化,虽然最初藉由书籍文字等形式传入,后来却

逐渐消融于巫俗文化之中.因此,要研究朝鲜历史

上的土公信仰,很有必要在巫俗文化中探寻其踪迹.
朝鲜巫觋虽然主要表现为以女性为主的“巫

堂”,但在一般萨满性质的巫堂之外,还有通过读经

来进行祓攘、祈祷的一类人.徐大锡将朝鲜的巫觋

按照读经与否分为赛神巫、经巫以及介于两者之间

的杂巫.其中,经巫有盲巫、经客、经师、神将、逐邪、
经匠、经文匠等称谓[１２].巫经便是经巫所诵读的经

文,内容多是古代传入的佛教及道教经文,或以此为

基础造出的本土化经文,可以说巫经生动地反映着

朝鲜民间信仰的历史实况.关于土公的记载,也散

见于这些巫经之中.关于巫经,日本学者增尾伸一

郎曾藉此探讨过道教与佛教文化在朝鲜的影响情

况,并在文后附载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的«佛
说广本太岁经»这一巫经集的影印本[１３].本文主要

以其中记载有“土公”的«佛说灶王经»、«佛说地心陀

罗尼经»及«佛说广本太岁经»等为对象,考察其中土

公的含义及其变化.

(一)«佛说灶王经»与“十二土公八部神”
灶王即指灶神,是朝鲜自古以来广受崇拜的家

神之一.该神“为灶之神、火之神,司掌炊事以及其

它饮食物的一切”[１４],其神体为安置于橱架的“朴
瓮”,内盛麻、盐及米等,其性别为女.

«佛说灶王经»(以下简称为«灶王经»)是祭祀灶

王时所诵读的巫经,在影印本«佛说广本太岁经»中,
该经占篇幅四页左右.以楷体竖排从左至右书写,
在汉字的左边有韩文注音,在有些神名下面,有小字

注释.
经文虽然是汉文书写,但是其中却反映出朝鲜

独特的鬼神信仰体系.众所周知,灶神是汉族家神

信仰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神灵之一,具有检举人间善

恶、司人寿命的神格功能,而且此类信仰还传播到其

它少数民族.但是,在朝鲜半岛的灶神信仰中,却几

乎看不到中国灶神察善恶司寿命的神格特征.因

此,有些学者认为朝鲜的灶神信仰是朝鲜固有的民

间信仰,未受中国影响①.该经先是列举从“上波彼

帝灶王神”至“明分善恶灶王神”等位于宅屋各处的

３６种灶王神名,随后列举五行神及家神等,最后以

祈求家宅安稳吉祥的“伏龙、宅龙、日游神、常当卫

护、安稳宅中、无有凶祸、皆悉消灭、富贵吉昌、所求

皆得、县官口舌、一时消灭”语句收尾.在«灶王经»
中完全没有反映中国灶神监视人间善恶之司命神神

格的字句.虽然从经名看,«道藏»中也有«太上灵宝

补谢灶王经»[１５]７８６４－７８６５与«太上洞真安灵经»[１５]１４１８

等相似经文,但无论是经文形式还是内容,其实都与

朝鲜«灶王经»大相径庭,两者之间看不出有直接影

响关系.
然而,实际上«灶王经»也并非完全是朝鲜固有

灶王信仰的产物.从经文的“天曹地府”及“伏龙、宅
神”等神名可知,其明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.那

么,«灶王经»是如何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又别具特色

的呢? 笔者认为,这与朝鲜土公信仰的历史变迁

有关.
«灶王经»中记有“十二土公八部神”的神名,这

是在中国、日本的土公信仰中所未见的称呼,我们推

测这是土公信仰在朝鲜独特发展的结果.在进一步

考察十二土公八部神的由来及神格之前,我们先对

«灶王经»的由来做一背景的分析.
«灶王经»是盲觋在举行安宅祭等家祭时诵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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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对于朝鲜灶王信仰是否受过中国影响,学术意义分为正反

两种.从现今的民俗调查结果看,确实基本未受中国灶神信仰影响.



的主要巫经之一.据秋叶隆调查,在南鲜马山(现
韩国庆尚南道)的实际家祭活动中,安宅祭午后５
时开始、９时结束,盲觋“先在庭前读«不净经»,然
后到厨 房 读 «灶 王 经»,坐 到 墙 边 读 «成 造 经»”
[１６]８１.盲觋之中又以盲僧为多,他们所使用的巫经

与佛教及道教的典籍密切相关.据增尾氏考证,
«佛说广本太岁经»收录有各种巫经,是最为广泛

使用的巫经集版本,虽然该巫经集因刊行版本不

同,其所收录的巫经数量也有所变化,但其中刊行

最频繁的有«广本太岁经»«地心陀罗尼经»«天地

八阳神咒经»«灶王经»«安宅神咒经»等１３种巫

经[１３].而其中的«天地八阳神咒经»与«安宅神咒

经»显然是中国传来的佛教伪经,而«灶王经»的形

成便与此二经密切相关.
«天地八阳神咒经»有“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”

“天地八阳经”等别称,是托名于唐三藏法师义净翻

译的疑伪经典.该经在古代其不仅传播到突厥、吐
鲁番[１７],而且还远播到朝鲜、日本,并被广泛诵读,
因此在古代亚洲的民间信仰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.
增尾氏对朝鲜«天地八阳神咒经»的流布及版本做过

详细考察,并指出其在高丽时代已经在社会上非常

流行[１８].该经自称是释迦居于毗耶达摩城寥廓宅

时,因无碍菩萨认为众生“良由信邪倒见,犹如是苦”
而请愿“世尊为诸邪见众生说其正见之法,令得悟

解,免于众苦”,于是释迦“解说天地八阳之经”.其

中有“读此经三遍,是诸恶鬼,皆悉消灭(中略)一切

鬼魅,皆悉隐藏,远迸他方,形消影灭(中略)富贵吉

昌,不求自得(中略)县官拘系(中略)即得解脫(中
略)两舌恶口”等文字.将之与«灶王经»的后段文字

相对照,就能发现两者非常相似.我们可以推断,
«灶王经»中的“皆悉消灭,富贵吉昌,所求皆得.县

官口舌,一时消灭”等语句,就是从«天地八阳神咒

经»演化而来的.而此之前的“安稳宅中,无有凶祸”
等文句虽然不见于«天地八阳神咒经»,却可在«安宅

神咒经»的“读经行道,安隐宅中.无有凶患,灾怪不

生”中找到出处.而对于«天地八阳神咒经»与«安宅

神咒经»的使用情况,据村山智顺调查 “大概而言,
在祓厄新筑家屋或祈祷家内安全时,诵读以«安宅

经»为主的数种(巫经),(中略)其中也有无论何种祈

祷时都只读«天地八阳经»的人”[１４]６１９.其实,我们

细读«灶王经»最后几句经文就能发现,那些是文意

并不太连贯的句子,而且也根本没有体现灶神的神

格功能.因此我们推测,这是因为它本是由«天地八

阳神咒经»与«安宅经»中的相关语句拼凑而成的结

果.巫经中甚至有仅列举神名的经文,这说明对于

巫觋而言,最重要的是记住相关神名,而后面的祝祷

祈愿之辞则使用流行的套语即可.
此外,虽然«安宅神咒经»与«天地八阳神咒经»

中没有土公之名,但同为巫经的«安宅经第一篇»中
却有“家宅安宁,马厩守理土公之神,请入善神”[１９]６５

之句,说明在安宅相关的巫祭活动中,土公应是较为

常见的鬼神之一.
«灶王经»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无疑是最初唱诵

的灶王神名部分.虽然那些神名在其它经典中基本

没有出现过,只能通过神名下面的小字注释才能知

道其为表示居于各种场所的灶神.但这里我们特别

留意到其最初所列举的灶神数目正好为３６,这并非

无意义的数字,因为在其他巫经如«地心陀罗尼经»
及«秘心经»中也有“我等施主左右神,三十六灶眷属

神”的表述.而三十六灶神之观念,可能与中国的道

教有渊源.«太上感应篇»中有“一云,灶有三十六

神,能转祸为福,除死定生,驱除妖邪,迁官居益

禄”[１５]３６２１４的语句.«太上感应篇»是南宋初期(１１２７
－１１２９年)李昌龄撰的善书,在朝鲜民间信仰中甚

有影响,曾是朝鲜近代民间宗教善阴隲教的主要教

典之一[２０].对于该经何时传入朝鲜,我们不得而

知,但«灶王经»各种神名的形成可能就是基于此三

十六神的观念而创造出的.
因此,«灶王经»应该是受中国传来的典籍影响,

而在朝鲜独自发展形成的.其中的“十二土公八部

神”,可以说是在此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别具一格的

名称.
(二)«佛说地心陀罗尼经»
更能反映出朝鲜与中国土公信仰之间渊源关系

的当属«佛说地心陀罗尼心经»(以下简称«地心

经»).该经主要为厌镇五方龙神及其眷属地神、土
神、土公等诸神而诵读的经文,其中土公出现了

四次.
虽然此经自述是释迦在涅槃之前,因为五方龙

王及其眷属不肯降伏,于是释迦为厌镇之而金口说

法«地心经».实际上,正如经文中“众生为二亲祖父

母并六亲眷属,若死亡日月随时获得方地,欲治置

者,为先其所,五帝土公土神种种供具,持以奉上而

镇法”所述,该经本为丧葬仪式中入葬前为祭祀墓地

地神而诵读的经文,可说是一种镇墓经文.镇墓观

念在中国大概始于汉代,其主要表现为以买地券、镇
墓文等契约文书或镇墓瓶等法器,来厌镇死者可能

带来的注鬼或怨灵作祟.但与«地心经»不同的是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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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买地券中反映的主要是希望借助土公、土伯等

地神的力量来镇压邪鬼[５].然而,至少从隋唐时代

开始,如道藏中的«太上召诸神龙安镇坟墓经»及«太
上洞渊神咒经»的“召诸天神龙安镇墓宅品”所示,镇
墓观念中有以龙神厌镇地神的趋势.而«地心经»无
疑反映了隋唐时代之后的龙神镇墓观念.“读诵十

巻,即令恶心、五帝土公眷属神鬼等,各得菩提果”,
诵经的感召力可以净化鬼神恶心,令其修成正果.
这和早期小乘佛教«阿含经»中所说的恶龙王被佛法

降伏后成为佛法守护神的观念也具有相同的性质,
可说与佛教龙神信仰一脉相承.而且,中国自唐以

后,土公常与土母相连,并且只有在宋代之前土公才

常常与五帝一同出现,但是«地心经»却不见“土母”
之神名,因此综合考虑,«地心经»很可能反映的是中

国六朝至宋代期间的土公观念.
所以,虽然秋叶隆认为作为盲觋的职业是“借

«地神陀罗尼»来防范家宅地神带来的灾难”[１６]８０,但
是其实«地心经»可能最初并非用于家宅祭事.如前

所述,«地心经»本为镇墓经文,而镇墓观念在朝鲜的

三国时代已经存在.朝鲜目前已经出土多处公元７
世纪左右的具有地镇具及镇坛具等建筑的遗迹[２１],
«地心经»作为佛教性质的经文很可能在这种场合诵

读.当然,镇墓观念并非佛教所固有,而可能是很早

已随道教传入朝鲜.在迄今发现的三份买地券中,
其中最早的百济武宁王买地券为六世纪之物,上有

“以上记钱访土王、土伯、土父母、上下众官二千石,
买申地以为墓”的文字[２２].该买地券显然为道教信

仰的产物,虽然这只见于国君武宁王(４６２－５２３年)
之墓而很难说镇墓观念已经在当时社会上广泛流

行,但至少说明买地券、镇墓及其所包含的土公等土

地神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传播到朝鲜.另外还有

两份高丽仁宗十九年(１１４１年)僧侣阐祥与仁宗二

十一年(１１４３年)僧侣世贤的买地券,由此可推测买

地券等观念已经渗入朝鲜的佛教,当时的朝鲜佛教

深受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.
而值得注意的是,从成都市光华路小学发现的

五代大蜀永平六年(９１６年)残砖墓石券及南汉大宝

五年(９６２年)十月内侍省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可

知①,大约在唐末或五代时期,守护龙神及五方龙神

等神灵开始出现在买地券中.另一方面,有墓葬文

书表明,在初唐时期,土公已经和五方及五帝以及巡

游四方的神格相连,而巡游四方又很容易让人联想

到龙神.而且,日本平安时代的«东山往来»曾提到

当时日本社会已经有很多人诵读此经,只是由来不

详[２３].因此,«地心经»可能是在唐代至宋代之间的

某个时期内形成的.
(三)«佛说广本太岁经»
«佛说广本太岁经»(以下简称为«太岁经»)相比

于«地心经»,是中国宗教文化在朝鲜在地化后形成

的具有朝鲜特色的文本.在中国,太岁自古被视为

动土所忌的“太岁大将军”神,而在道教中则作为太

岁殷元帅而广受崇信.如“太岁头上动土”这一民间

俗语所表现的,太岁主要是与动土禁忌相关的神灵.
总体来看,太岁信仰主要与术数、道教等紧密关联,
与犯土造作密切相关.但朝鲜的«太岁经»明显具有

浓厚的佛教色彩,于是«太岁经»中的土公也表现出

新的形式.
«太岁经»比一般的经文长很多,对于其缘起及

功能,可从经文开头部分得知.此经是释迦为使人

成就一切所愿而说法的、能为人带来现世利益特别

是长寿的经文.而我们分析经文中出现的各种神名

后就能发现,其几乎都为“南无太岁＋神名”的形式,
数量足有三百多.而且从神名看,不仅有佛教神,还
有自然神、九宫神、宅神、将军神、方位神等各种神

灵.其实,佛教神在其中不过十分之一,其中有“南
无太岁东方岁星土公王神南无太岁土公神
南无太岁月住土公神”等土公相关神名.从“土公王

神”及“土公神”等神名可知,土公是作为被祭祀的地

位较尊崇的神灵.而经文中所见的地道神、土公神、
伏龙神、腾虵神、东地神等都是家宅土地神煞,属于

与风水、术数相关的鬼神,因此«太岁经»中的土公很

可能来源于术数信仰.但如“东方岁星土公王神”
“南方荧惑星土公王神”及“年住土公神”“月住土公

神”等神名所示,是在与土公全然不相干的名词后加

“土公神”而来,这或许可解释为当时土公信仰非常

兴盛,所以能成为很多神名的后缀.
«太岁经»的形成年代及地点虽然不能确定,但

应该比«地心经»晚.太岁信仰何时传入朝鲜不得而

知,但至少在高丽时期已经见于道教科仪的醮仪中.
«韩国历代文集丛书»收录有李奎报撰的«康安殿季

月太岁道场文»[２４]:
三身觉帝、开妙藏以演宣、百部灵官、闻微言而

欢喜、眷惟冲眇、职此艰难、天吏相循、常惧忧疑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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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永平六年的墓石券中,刻有“一切诸神、左青龙、右白

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、及五方龙神急急如五帝使者律令”,而马氏

二十四娘买地券也有“阴阳和会、动顺四时.龙神守护、不逆五行”等
文字.



渐、后祗方王、益忧发泄之灾、招集缁流、畅弘圣典、
伏愿仏所护念、神罔怨恫、爰处爰居、承拥康宁之庆、
可长可久、益延寿考之休

该道场文中太岁之名一次也没出现,但有意思

的是其中有“伏愿佛所护停念益延寿考之休”之
句,即向佛祈求长寿,这和巫经«太岁经»的主旨相

同.其实在中国的敦煌文献S３４２７中也有佛教性质

的太岁祭文,但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完全不同,

S３４２７主要和动土有关.特别是«太岁经»几乎只是

神名的堆彻罗列,这不可能见于中国的太岁祭文,但
却与一心念诵各种神名的巫觋职业特征相符.因

此,«太岁经»很可能本来就是作为巫经而在朝鲜诞

生的.而且,在道教中被称为“土公鬼”的地位低下

的土公在«太岁经»中一晃成为受祀的土公神,正是

土公信仰的兴盛才让土公的神格上升.在其它如

«佛说船王经»中也有“南无土公神位船王神南

无年周土公船王神”①,这可视为是土公观念在巫觋

等群体中被广泛传播的结果.
接下来,我们再回头考察上文提到的«灶王经»

“十二土公八部神”.和«太岁经»及«佛说船王经»一
样成书于朝鲜的«灶王经»,其所涉及的神灵亦本于

朝鲜社会当时的鬼神信仰.土公为何被修饰以“十
二”和“八部神”呢? 从中国的土公神名看,一般为

“五方土公”或“五帝土公”,用数字一般用五.“八部

神”显然是佛教的称法,因此我们猜测十二土公八部

神是从佛教地神观念中变异而来的.而且,在«地心

经»“佛说地心陀罗尼经序”中记述有“十二月将即十

二大将、十二地神即百亿释尊”之句,因此十二土公

很可能是从“十二地神”变化而来.亦即,在土公信

仰盛行时,土公作为地神广为人知,于是诞生了“十
二土公八部神”这一术数与佛教混杂的名称.关于

十二土公的观念,«佛说金神七煞经»中亦有“南无十

二土公七煞神”之句.而且,李世荣所传承的巫经

«木动 经»中 也 有 “化 为 佛 堂、十 二 土 公、许 通 无

胜”[１９]５５.可知,“十二土公”的称法在某种程度上已

经约定俗成.«太岁经»中有“南无太岁十二地神”,
地神与数字结合,可知地神信仰已经与术数相混杂.
因此,«灶王经»中的“十二土公八部神”可看成是当

时变异后的朝鲜土公信仰的一个缩影.

三、土公观念的传入与受容

前文通过对巫经相关记载的考察,探讨了朝鲜

历史上土公信仰的可能形态.当然,巫经毕竟只是

为民间巫觋之徒所用,这是个数量很小的群体,而且

巫经多为秘传,因此其中所反映的观念,不能反映朝

鲜社会的全貌.若根据文化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

菲尔德的说法,上述是“小传统”中的土公信仰,以下

我们将从“大传统”的角度,进一步梳理朝鲜历史上

与土公相关的问题.
(一)星神土公之受容

在巫经«太岁经»中虽然出现众多星神,但土公

却未被当作星神.然而在中国,土公虽然本为土地

神煞,但却具有星神的特点,唐«开元占经»有载“甘
氏云,土公二星在东壁南”,是天文占中位于壁宿东

南的双子星.当然,天文学是古代最为高端的学问

之一,甚至还是国家垄断的机密所在.因此,作为星

辰的土公,是否曾通过天文学传入朝鲜呢?
由于朝鲜方面的天文历法相关记载均为九世纪

以后的撰述,所以很难以此考察九世纪之前的情况.
但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文献,推知朝鲜古代天文信仰

的大致情况.据«三国志»记载,高句丽有祠祀“灵
星”的习俗,濊与辰韩也“晓候星宿,豫知年岁丰

约.”[２５]从六朝时代开始,百济等国兴起,与新罗、高
句丽鼎足而立,朝鲜进入三国时代.百济向南朝朝

贡,积极汲取南朝的文化.«宋书»记载“二十七年,
毗上书献方物,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,表求«易
林»、«式占»、腰弩,太祖并与之”[２６],可知百济当时

已积极引进中国的占卜文化.而隋代之后,“百济之

先,出自高丽国(中略)读书史,能吏事,亦知医药,蓍
龟,占相之术.(中略)行宋«元嘉历»,以建寅月为岁

首”[２７],医占天文历法等其时已传入百济.因此,可
以说具备了星神土公传入的历史条件.

另一方面,新罗在六朝时代虽然还没有文字、不
解汉字,但到隋代时已迅速成为“其文字、甲兵与中

国同”的国家.在善德王十六年(６４７年)建占星台,
圣德王十七年(７１８年)设漏刻,可以说和当时日本

汲取大唐文化的步伐几乎处在同一水平[２８].新罗

天文历法的发展应是在白村江海战、亦即新罗与大

唐联军灭掉高句丽与百济而统一朝鲜半岛之后.当

时新罗与大唐文化交流频繁,特别是两国僧侣在其

中扮演了重要角色.据«三国史记»载[２９],６８６年８
月僧图澄自唐归来献上天文图.而且新罗模仿大唐

制度,于景德王八年(７４９年)三月设天文博士１名、
漏刻博士６名.在这种背景下,以李淳风为首的唐

朝天文学家的著作,很可能已随之传入朝鲜.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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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著作中,就有关于土公星的记载.
然而从现今的文献来看,即使当时作为星名的

土公已经传入朝鲜,也并未发生多大的影响,这从

«天文类抄»的记载可以窥见一斑.«天文类抄»是一

本整理中国天文星图的书籍,在其 “壁宿”一项中有

如下记述[３０]:
两红下头是霹雳、霹雳五乌横着行.云雨次之

口四方、壁上天厩十圆黄.鈇锧五乌羽林傍.
因为是七言诗的格式,所以我们很容易判断出

“鈇锧五乌羽林傍”为上句,之后理应有下句.但当

我们以为那是«天文类抄»作者在抄录中国相关史料

时无心的遗漏时,却又发现在对应的星图上只有上

述七言诗所涉及的星名而已,似乎并无任何遗漏之

处.也就是说,«天文类抄»所附的星图与上述歌诀

的内容是一一对应的,并不存在遗漏的问题.
但是如果检阅中国方面的史料便可知,上述七

言歌诀应是抄自«步天歌»,其原文为:
两星下头是霹雳,霹雳五星横着行.云雨之次

曰四方,壁上天厩十圆黄.鈇锧五星羽林傍,土公两

黑壁上藏.①

对比之下就知«天文类抄»缺少土公相关的那

句.对于«步天歌»的成立年代及作者,虽然众说纷

纭至今不得而知,但可以确定的是该文在唐代已广

为人知.因此,«天文类抄»中相关诗句的缺失,与其

说是无心的遗漏,不如说更可能的是故意删除了土

公相关内容.土公是位于东壁南的两颗星,但在中

国正史天文志中很少有记载,因此可以推知其在天

文学上并不特别受重视.而且,在古天文学星名中

土公与土公吏非常容易混淆.«天文类抄»中记载有

土公吏,其位于营室宿,“土公吏主土功之官也,动摇

则有修筑之事”.然而«灵台秘苑»上也记载有“土公

距西星去极八十五度,入壁初度动摇有板筑事”,显
然这里的土公与«天文类抄»土公吏的属性功能非常

相近.而且,在中国正史中土公吏的记载远比土公

多.因此,在朝鲜很可能是认为土公与土公吏是异

名同指,于是删除土公而只采纳土公吏之名.
而«天文类抄»的编纂者删除土公的记载,这或

许暗示了在当时朝鲜的民间社会、至少在上层社会,
土公的观念流传不广.在中国,正是因为民间盛行

土公信仰,于是在天文学上受其影响而出现土公及

土公吏的星座名[３１].但是在朝鲜,作为大传统背景

下作为星辰的土公观念,显然不可能为民间大众所

认识.另一方面,民间的土公信仰,主要为巫觋之徒

所倡导.因此,对土公星的忽视,或许反映上层与民

间之间在认识上存在的巨大隔阂,也反映当时民间

土公信仰还没有达到对大传统产生影响的程度.当

然,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天文相关的占卜之术为朝廷

所忌讳,禁止私藏天文占书[３２],因此作为星名的土

公并不为人熟知.
(二)犯土观念

土公可说是从“土不可动”的犯土观念中产生

的,虽然土公这一名称随着土公信仰的衰退而不太

为人所知,但犯土观念却依然留存在朝鲜民俗中.
譬如与庚申信仰相关的«动土经»咒文中,在咒文后

即附录有动石符、木 符、动土符、大将军符、和合

符、灶王动土符、瘟 不入符、退厄符、官灾不入符、
三十二元通用等咒符,认为用它可治疗由犯土引起

的疾病.对于朝鲜的犯土观念与土神的观念,有如

下颇有意思的资料:
在修缮家宅建筑等时因使用土地而罹患的疾病

称为动土病,为预防及治愈此病,将下面的符(甲)贴

在使用土地的场所,或唱颂七遍咒文“南无南方内王

神、南无北方内王神、南无北方内王神、南无西方内

王 神”. 在 迁 居 时 则 将 左 边 的 符 (乙)贴 在 门

上.[１１]３４９

并附有甲乙两张符图.亦即在触犯土神而患病

时,可使用以上(甲)(乙)两种符咒治疗.特别是甲

符咒上面有六个土字,下面为鬼字,在最上面为厂,
可解读为镇压所有土鬼.在道教的解土仪式等中常

称土神为“土鬼”,土公也被称为“土公鬼”.因此这

个符咒的土鬼可说和土公为异名同指.此外值得一

提的是,“动土病”作为一个专属病名的产生,反映了

朝鲜犯土观念的盛行.
朝鲜犯土观念的盛行,除了经由道教及佛教等

的传播之外,以儒学为经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在其中

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.譬如李氏朝鲜时代的«芝峰

类说»卷十八“技艺部”引述中国南宋时代的«容斋随

笔»云“世俗营建宅舍,或小遭疾厄,皆云犯土,故道

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.(中略)其说久矣”②.而且

犯土会得“动土病”的观念不仅在民间,而且在两班

贵族阶层中似乎也广为人知.李退溪在«答李棐彦

问目»的书信中写道“如今疗动土病时用墓石以御鬼

之说,有镇之之义,故去镇石”,说的就是用墓石镇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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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检索自«四库全书»全文数据库.
此处的«芝峰类说»、后文的李退溪的«答李棐彦问目»及«双

柏堂遗稿抄诗»均用“韩国古代综合数据库”(http://db．itkc．or．kr/

itkcdb/mainIndexIframe．jsp)检索获得.



以治疗动土病的观念.据伊藤亚人的调查研究,在现

在的全罗南道珍岛,当因“患动土(病)”而举行读经仪

礼时,“招请来的读经师在地面及墙壁上贴朱色书写

“动土符”的符咒,在符咒前面供奉膳食,并在读«动土

经»的同时依次读诵«道场经»及«乌鹊经»等经文”[３３].
此外,朝鲜的犯土观念除因袭民间传统的习俗

之外,历注的流传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.犯土

观念基于阴阳五行说作为历注记于历书中,对民众

的日常生活影响极大.«双柏堂遗稿抄诗»中有题名

为“戏题新历”的诗,其中有“青台新历到荒村,日月

灾祥细入论.动土谁家看月德”等句,月德是根据人

的出生年月日所决定的吉星,都是阴阳家者流占卜

所用的术语,从该诗可窥知当时的朝鲜民间根据历

书判断动土吉凶等的情况.另一方面,十五世纪的

南孝温曾撰文论及儒学的«鬼神论»,其中有强烈批

判历书中犯土相关观念的内容:
曰,历家列为四方之鬼目,有动于土,则鬼祸于

人,信乎? 曰斯则不可信也(中略)何有名字有如大

将军、博士等类乎(中略)然则土之不动,何益于土神

哉.今人深信妄术,至有家倾垣败,而畏不得修,多

致覆压之祸,惜哉.[３４]

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,朝鲜的犯土观念来自于

历注,而且其列举的禁忌对象除土神之外,还包括大

将军及博士等诸神.南孝温认为五谷丰收后才会祭

祀社,作为土神的社没有理由因动土而发怒作祟,据
此批判民间犯土信仰的愚昧.这确实是儒者合理性

行事风格的表征,但无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犯土

观念的盛行.

四、结　语

通过以上的考察,我们可以了解土公信仰应该

很早就已传入朝鲜.中国文化影响朝鲜的途径大抵

有两种:一是书籍传入,一是人员往来.关于与土公

信仰相关的人员往来,因史料有阙,本文未作探讨.
但是,对于书籍传入,我们通过对与犯土相关的传统

文献的梳理,可以知道中国的天文历法及儒家相关

典籍早已传入,成为当地犯土观念的理论依据.不

过,作为星神的土公观念,却没有在朝鲜落地生根.
另一方面,通过对巫经的分析,我们可以确定的是,
土公观念随着相关宗教典籍的传入,在犯土观念的

基础上,与朝鲜本土的萨满信仰相融合,成为当地民

间信仰中的鬼神之一.
而且,虽然土公之名在后世渐渐不为人知,但犯

土观念却依然根深蒂固地残留在民间信仰中,这从

近代民俗中的地神信仰亦可窥知一二.据调查现今

韩国人家中土神称为“土主”,“是宅地的主宰神,五
方地神中的中央神,统括其它四方神,司掌宅地的安

全.也称为土主大监、基主、后土主任、垕主、地神

等”[１４]２７１,这实际上和中国古代的中霤神及土公神

格一脉相承.若翻开古代朝鲜文人的文集,就可见

其中有大量祭土地文、开基祝文或祀后土文等祭文、
祝文.家宅土地神的观念至少在以两班为主的上流

文人阶层中广泛存在.后土被认为是儒家典籍记载

的中霤神,在葬礼中受祭祀.无论是居于中央的中

霤神还是墓地的后土,都被认为是土地神.不过,在
近代 朝 鲜 民 俗 中 地 神 是 女 神,且 是 主 妇 的 守 护

神[１６]４５.随着以巫堂为主的巫俗文化的日益兴盛,
后土及土公等鬼神观念进一步衰退,最终被主妇守

护神的土主所取代.
此外,虽然上述的巫经都冠以“佛说”的经名,但

是土公信仰并非只和佛教有关.实际上,在巫经中

也有记载土公的«玉枢经»这一道教典籍.«玉枢经»
被认为是唐末五代时期杜光庭所撰,在朝鲜作为巫

经使用,是最为广泛使用的一种经文.«玉枢经»“禳
土皇神杀禁忌第六章”有“土候土伯、土公土母、土子

土孙、土家眷属”等文句,主要与犯土相关,与«道藏»
的«九 天 应 元 雷 声 普 化 天 尊 玉 枢 宝 经»完 全 相

同[１５]１１３９.«玉枢经»不仅由道士等在公家的仪典上

诵读,而且通过宁边郡香山普贤寺刊印发行,在民间

广为流播[２０],一直到近代,都为盲僧们所广泛诵读.
不论盲僧还是巫堂,都是朝鲜民间的宗教人员,广泛

吸收着社会上的各种宗教观念,李氏朝鲜之后,因为

佛道两教被成为国教的朱子学所排斥而衰落,土公

信仰相关的宗教文化也自然而然地通过盲僧巫堂等

民间宗教者而下潜于民众生活中.或许也因此,土
公之名越来越淡出文化的大传统.

综上所述,朝鲜土公信仰经历了由盛至衰的变

迁,并且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影响的变动有着内在的

联系,更与朝鲜本土的巫俗信仰密切相关.在古代

东亚世界的民间信仰中,朝鲜的土公信仰也是其中

重要的一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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